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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摇摇———费奥多罗夫其人其事

范摇一

列夫·托尔斯泰曾对人说：“我为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感到骄傲。”又说：“假如我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一定会成为尼古拉·费

奥多罗维奇的追随者！”有谁会想到，这位受到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如此

推崇的费奥多罗夫，竟是一个寂寂无名、不见经传的图书管理员。而他

却提出了一套惊天动地的改造自然的计划，成为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

和人类发展史上最大胆的乌托邦的创始人和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

高尔基称费奥多罗夫是“最奇特”，“最有趣”的人。果然，他从外

表到生活习惯，到世界观，都与一般人迥不相同。人们很难把他归入哪

一种类型。

费奥多罗夫是一个公爵的私生子，生于一八二八年。一八四九年

中学毕业后进入贵族学校。这时他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独特的性

格。一八五二年在毕业考试时他与一位教员发生激烈辩论，愤而离开

学校。从一八五四年起，费奥多罗夫在一些县中学任史地教员。由于

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主张不受课本限制，通过师生直接研究当地的

历史、地理和动植物，通过观察星球和实地试验共同获得知识，他常常

与学校当局发生龃龉，因而频频更换学校。一八六七年他徒步走到莫

斯科。一八七四年起在鲁缅采夫图书馆（列宁图书馆的前身）担任馆

员。一九�三年去世。
费奥多罗夫粗衣淡食，恬淡寡欲，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一年四

季，无论寒暑，他总是穿着同一件无领的旧短大衣。他身居斗室，每天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在光溜溜的柜子上睡三四个小时。饮食仅限于面包和茶。他薪水不

多，却拒绝给他加薪。而且常常济困恤穷，把大部分薪水拿去接济图书

馆的看守人，或者为图书馆购买欠缺的书。托尔斯泰叹道：“尼古拉·

费奥多罗维奇是圣人！斗室。履行！———而且自然而然。———不要薪

俸。没有内衣、卧具，没有床铺”，“他一贫如洗，把一切都奉献出来。

他永远乐观，温厚和平。”费奥多罗夫反对财产私有。他把财产，包括

对思想的占有看成“罪恶”，因为财产和思想应当属于大家。他几乎不

发表和出版著作，至多也只在外省的报刊上写点文章，而且从不署名。

由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共同事业的哲学》第一卷，按照他的

这一思想，总共只印了四百八十册，全部免费赠送给各图书馆和想要得

到的人，而不出售。

费奥多罗夫以学问鸿博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知识阶层中洋溢口

碑。他的博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甚至使他带上传奇的色彩。他博

览书史。据说他几乎知道鲁缅采夫图书馆所有藏书的内容。他不仅精

通欧洲各主要语言，而且对不少东方语言颇有研究，一度对汉语十分入

迷。他对哲学、艺术、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百科全书。

费奥多罗夫独树一帜，自成一系，制订了一套“调节自然”计划，内容

包括驾驭自然，改造人的机体，进入宇宙，直至战胜死亡，使先人复活。

费奥多罗夫把实现这一计划称做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他认为，人必须

从道德感和理性的深远需要出发，自觉地控制进化，改造整个自然。人

不仅是自然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应当反过来成为影响自然的主体。调

节自然是进化的新阶段、世界发展的自觉阶段。如果说进化是下意识

的、痛苦的、消极的进步，那么调节就应当成为自觉自愿的改造活动。

第一步是控制自然。费奥多罗夫断言，当我们还没有成为自然的

主宰者时，自然是一股盲目的破坏性力量，它是人的共同敌人。一旦它

为我们所控制，它就成为我们的永恒朋友。费奥多罗夫努力寻找调节

气候、控制地球运动、磁力和太阳能的方法。他希望把风雨变成地球的

通风和水利设施，把太阳系变成生产力。一八九一年在美国成功地利



用爆炸实行人工降雨。这对费的计划是一个鼓舞和推动。但费奥多罗

夫的目标要大得多：“我们所希望的不是用几次射击和爆炸降雨，而是

通过在广阔的空间施加影响，不仅控制湿气流，也控制干旱气流，不仅

防止旱灾，也防止毁灭性的暴雨。”

费奥多罗夫以为，在调整自然的过程中，人的身体本身也应加以改

造。人要做到不死，就不能保持现在这种有限的生命活动力。要运用

一切发明创造来寻求一种“新人体”。这种机体应是知识和行动相结

合的结果。它要有合理的营养。费主张深入研究植物的营养机制，把

它作为人体改造的模式。新的人体还将包括人自己创造的新器官———

人工器官。人的心理和内心世界应该在生理改造的同时甚至先期得到

改造。比方说，要使活着的人念念不忘死去的先人，要使人的内心对别

人具有透明度，等等。

费奥多罗夫指出，人类的活动不应囿于地球，人的活动舞台应当是

整个宇宙。他认为，任何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有穷尽

的。由于生活资料的不足和人口的增长，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只要地

球与其他星球隔绝，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出地

球，飞向宇宙，获得新的居住地，改造太阳系甚至更远的宇宙。费奥多

罗夫是俄国第一个宇宙哲学家和提出征服宇宙的人。苏联“宇航学之

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他搞火箭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类迁移到宇宙空

间中去。而最早影响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人就是费奥多罗夫。齐年轻时

常去鲁缅采夫图书馆，费奥多罗夫为他介绍书籍，同他一起讨论，给过

他许多指点。

战胜死亡，使死去的祖宗起死复生是费奥多罗夫计划中最大胆、最

重要的一环。在费奥多罗夫看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彻底

战胜死亡，使死者复活。这是人类的最高使命，最高责任，因而也就是

最大的幸福。那么，如何使死者再生呢？费奥多罗夫提出，最重要的是

唤醒子孙对祖先的爱和道德责任意识。这是不死的道德前提。他写

道：“死亡是盲目的，不道德的力量的胜利，而普遍的复活将是道德的



胜利，是道德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程度。”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看法，

整个人类有如一个大家庭，一个实际上已经解体的家庭，因为在这里亲

情被淡忘了。不能做到生者心系死者，子孙心系前辈，“共同事业”便

无法推进。在这个问题上，费奥多罗夫也受到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

响。费奥多罗夫提倡祖先崇拜。他认为儒家的“孝”正是崇拜祖先的

表现。费奥多罗夫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道德与责任，对使祖先复活的

具体方法，却着墨不多。按费奥多罗夫的想法，起死回生的关键在于揭

开遗传的奥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从“遗传学”着手。他的设想是

通过搜集死去的人的原子和微粒来恢复人的躯壳。他认为祖先遗骸的

微粒遍布物质。哪怕他们早已化骨扬灰，我们仍可找到他们的踪迹。

“无论地层多厚，尸体不会一直在坟墓里沉睡，而是化作瘴气，渗入空

气。”不管一个微粒如何碎裂，裂开后的微粒都会保留断口的痕迹，这

些微粒最终可以对接起来，还原成昔日的人体。有了躯壳，意识怎么办

呢？费奥多罗夫的推论是：既然思想、意识是物质的属性，那么有了躯

体，意识自然也就会恢复。“⋯⋯人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装配好了，意

识就会回到它身上！”

费奥多罗夫的哲学遗产主要是两卷选集。他生前只有两次比较系

统地整理过他的思想和手稿。一次是在他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更全

面了解他的理论时，他拿出他惟一有空的两个夏天整理出一份概要，首

次系统叙述了他的思想。另一次是在去世前几年。直到这时他才答应

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并动手整理手稿。可是他捱到临终前几小

时才将这些材料交出来，让他的一个学生去处理。费奥多罗夫逝世后，

两个终生追随他的学生———彼得松和哲学家、诗人科热夫尼科夫立即

着手准备出版他的著作。他们打算出一套三卷集，定名《共同事业的

哲学》。一九�六年第一卷问世。七年后，即一九一三年，第二卷出
版。原准备接着出第三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果。

费奥多罗夫的学说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矛盾的体系。在十九世纪末

的俄国哲学中，费奥多罗夫的思想属于一个特殊的分支———宇宙乌托



邦。人们有时将它同傅立叶型的空想主义相提并论。但费奥多罗夫的

哲学又不同于一般的乌托邦。它的矛头不仅仅指向某一社会制度，它

不是建立在幻想在地球上实行公平、幸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它的

矛头所向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秩序。面对社会的不公，费奥多罗夫

寻找着拯救人类的途径。他的济世良方就是“共同事业哲学”，就是他

的“调节自然”计划。他把这一计划视为医治人类面临的一切社会、经

济弊病的灵丹妙药。而这个计划既不符合科学规律，也不符合社会发

展规律。它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含有唯心主义和极端唯物主义或庸俗

唯物主义成分。也超越了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撇开当时的

阶级斗争和社会基本问题，回避现实的阶级关系，把一些遥远的，不切

实际的任务当作迫切要解决的现实目标。费奥多罗夫把许多社会问题

纳入他的“调节自然”思想轨道。例如，他把贫富问题归入生与死问

题。在他看来，生与死问题包括的范围更广泛，而人类最大的贫困是生

命因自然资源枯竭而得不到保障。他的这些论点，对于正在酝酿中的

俄国革命和处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费奥多罗夫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思想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保守观、

落后性。列宁曾指出，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是用天真的宗法制农民

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农民心理表现在自己的批判中、自己的学说

中”。（《列宁全集》二十卷，源员页）这些话也适用于费奥多罗夫。他的
社会主张反映了改革后俄国农民阶级的希望和梦想。他主张建立“一

切等级的村社”，实行理想化的专制政体，实现人人平等和全人类兄弟

般的团结。费奥多罗夫在他的著作中把人分为“有文化的人”和“没文

化的人”，并且常以后者自居。他所谓的“没文化的人”是指“尚未丧失

亲情和强烈要求行动然而却没有文化的民众”。在他看来，只有他们

才对生与死、善与恶有明白的认识。显然，他所指的正是宗法制农民。

此外，费奥多罗夫的哲学还充满宗教的象征主义。不过他根据自

己的需要对许多基督教教义重新作了解释。他把上帝，把三位一体当

作复活后人类的象征和理想。他的大胆歪曲惹得维护传统的宗教哲学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群起而攻之。

费奥多罗夫的学说有许多消极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无可否认，它

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费奥多罗夫坚决反对不可知论。他的全部理论的

出发点就是：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东西，只有未被认识的东西。他认

为，科学知识负有揭示自然力量并使之为人服务的使命。只有当人实

现了改造自己和世界的伟大事业时，他才能认识存在的最终原因和理

由。费主张进行积极的劳动，肯定实践的作用，提倡理论知识与实际行

动相一致。他写道：“惟有巨大的，世界性的劳动才能建造天堂”，“整

个哲学，而且无论哪一种哲学假如只是没有行动的思想，是无所作为

的。”他的改造自然计划虽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包含着积极的进化

论观点和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其中的一些主张，如改良气候，飞向其

他星球，已经或正在为科学所证实。费奥多罗夫孜孜不息，忠于理想，

潜心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便是积极劳动和行动的具体体现。正是这

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和理论，使他成为不止一代人注意和研究的对象。

费奥多罗夫与托尔斯泰有过一段颇称莫逆的交往。托尔斯泰十分

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过从甚密。他们的特殊

关系常常使周围的人迷惑不解。脾气急躁但待人随和的费奥多罗夫对

待这位大作家就像对待一个小学生一样，呼来唤去，不把他放在眼里。

而从不屈己从人的托尔斯泰却输心服意地忍受这种待遇，恬不为意。

谈起话来素性不羁的托尔斯泰总是特别用心地听费奥多罗夫说话，从

不向他发火。费奥多罗夫反对文学作品私有。他坚持要托尔斯泰把自

己的手稿捐给鲁缅采夫图书馆，弄得托尔斯泰有时十分尴尬，只好托词

已把手稿赠送给妻子了。托尔斯泰虽然很欣赏费的品格和他的某些思

想，但远不是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两人的分歧在生与死和如何看待

复活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托尔斯泰相信人的精神可以不死，而肉

体不能复活。观点的分歧使他们的关系日渐疏远。九十年代初，主要

是出于费奥多罗夫的主动，他们终于分手。但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保

持着对费的敬意。在费去世后，他依然怀念他，称他为“难忘的，最杰



出的人”。他在《复活》里塑造的革命者西蒙松的形象，便是以费奥多

罗夫和彼得松为原型的。

对费奥多罗夫的思想感兴趣并受其影响的，远不止托尔斯泰。陀

思妥耶夫斯基把费奥多罗夫引为同道。他说：费的想法“我读起来就

好像读自己的一样”。高尔基不认识费奥多罗夫，但对他评价很高。

他写道：“我们有过一位杰出的但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很独

特———思想家尼·费·费奥多罗夫。”此外，不少著名学者，如哲学家

索洛维约夫，文学家勃留索夫、别雷、马雅可夫斯基、扎鲍洛茨基、福尔

什、普里什文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费奥多罗夫思想的影响，并在

各自的著作中反映了这些思想。

费奥多罗夫和他的学说在俄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明显的痕

迹。研究费奥多罗夫及其哲学遗产，对了解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具有

一定意义。在诞生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长期寂寂无闻的费奥多罗夫，重

新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兴趣和重视。他的名字频频见诸报刊，并出现

在俄国新版的一些百科全书上。历史最终还给了费奥多罗夫和他的学

说应有的地位。

原载《读书》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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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摇猿摇摇摇摇

卷摇一

没文化者致有文化者，致僧侣和俗

人，致教徒和非教徒

员郾发现采用爆炸物或战争中使用的各种手段实行人工降

雨的可能性的重大意义：员）这一发现是摆脱饥饿和战争的手

段；圆）这是上帝存在的真实凭据，证明他确实存在；猿）美国将这

一发现当做生财之道、投机手段，实乃亵渎神圣。圆郾有文化者

尚未履行的责任。猿郾调节的意义和实质。源郾有文化者未履行

其责任，使没文化者不得不向他们提出不和睦和所遭受灾难的

原因问题。缘郾思想和行动的脱节导致其他种种脱节，包括贫富

分化。人分化为有文化者和没文化者，这是人未成年，人类受自

然支配的原因。远郾友爱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所有的人无一能

置身度外。苑郾友爱问题只是问题的提出，而非问题的解决。有

文化者接受这一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的被发现，被提出而已。愿郾

在有些人看来缺乏友爱的状况是没有原因的（非决定论），而在

另一些人看来这种状况具有必然的、在劫难逃的即无法消除的

原因（决定论）。就是说，前者缺乏认识（理论的理性），后者则

只有认识而缺乏行动，没有实践的理性，只有理论的理性。怨郾

法律、经济关系即缺乏友爱。这种关系转化为友爱的条件和这

种转化必然到来的时间。员园郾个人和人类，以及个人与构成人

类的群众的不可分问题。员员郾友爱问题的双重意义：员）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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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行动而言的一般意义和圆）作为没文化者向有文化者发

出的呼吁的意义。员圆郾一般意义上的友爱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

一问题的解决与有文化阶层的关系以及有文化者在解决友爱问

题时的优势。将有文化者划为特殊阶层的必然后果和弊病是：

员）把世界变成了假象；圆）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以及猿）催眠（或

愚弄）。员猿郾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没有解决友爱问题，甚至没有

提出这个问题。员源郾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有意识、有

感觉、有感情的。员缘郾按照实证论的说法，拯救非但不可能，而

且不需要。进步理论排除了复活理论。当我们按照人体的样式

把进步理解为社会的发展、构造时，我们便否定了成年社会的可

能性。员远郾复活理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是有关行动的实证主

义，是走出经验的出路，是排除了不可知论即认识不可企及论的

任何可能性的实证主义。员苑郾缺乏行动的认识不能解决友爱问

题，不能使人得救；惟有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行动，惟有与行动

紧密相联并表现为行动的认识才能拯救人。员愿郾只要认识仍然

是一种反射，它对于人这一精神生物所起的作用就是破坏性的，

就会把他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但假如认识是因为要成为真正的

认识而要求行动，那么，普遍的幸福———人们把它也变成了思想

的目标而不是要实现的目标———将会是什么东西呢？认识要由

行动来证实，而精神毁于没有行动的认识（即无所作为的认

识）。员怨郾人类的儿子（指他们的总和即处在成年期的他们）如

何最佳、最自然地利用生命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不成其为世界？

为什么在有的人看来世界只存在于世界之外，而在另

一些人看来无论在世界里还是在世界之外世界都不存在？

为什么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后娘或拒绝喂奶

的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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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来分享舒适还是来分担劳动———自觉自愿的，

认识造成饥馑、瘟疫和死亡的盲目力量并将它变成带来生

命的力量的劳动？

员郾在水旱频仍的员愿怨员年，正当许多号称俄罗斯粮仓的省

份发生因干旱而造成饥馑，而且亢旱大有蔓延之势的时候，正当

谣言四起，使得等着战争爆发的紧张气氛日甚一日的时候，突然

获悉有人试验用爆炸物降雨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些试验使用

的是迄今为止可以说只用于对外战争以及国内战争，如革命、炸

弹恐怖活动等的爆炸物。

因干旱而造成的饥馑与抗旱方法的发明发生在同一年份，

而且这种方法正是往日用于互相残杀的手段，这不能不引起震

动，尤其是对那些濒临饥饿线的人，对那些一旦爆发战争亲属中

有人正当当兵打仗年龄的人，而且岂止他们！⋯⋯人看来真是

坏事做尽，无论是对大自然（资源枯竭，土地荒废，狂采滥掘），

还是彼此之间（发明杀伤性武器乃至互相毁灭的工具）。就连

现代人特别感到自豪的交通线，也不过是为战略或商业，为战争

或贩卖服务罢了。而贩卖正是把大自然看做“一座可以获得舒

适生活和享受的资料，可以肆意消耗和浪费世世代代积蓄起来

的财富的仓库”（哈尔科夫的阿姆夫罗西在哈尔科夫大学的讲

话《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见教会公报，员愿怨圆年第 缘

期�）。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感到绝望，因为耳接目睹的尽是恶，

看不到一线光明。忽然，犹如“黑暗和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见

到一线可喜的亮光，传来了一个旋乾转坤的消息，一个福音：所

有发明来互相残杀的工具正在变成拯救人类，使之不再挨饿的

工具；饥馑也好，战争也好，可望一举结束，无需通过本来就难以

做到的裁军便可以结束战争。这件事影响所及，连不信教的人

也不可免：就是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也不能不把它看做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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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看做是上帝在昭示世人：最大的恶可以变成最大的好

事。的确，这难道不是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存在的绝好证明，一种

全新的，并非仅仅从观察自然界的合理性获得的，而是因合理性

实际上、事实上得以实现而认识到的证明么？这难道不是上帝

对罪孽深重的人，对那对大自然，对自己的兄弟恶大过深，甚至

连上帝的存在本身都拒不承认的人的大慈大悲么？⋯⋯这怎能

不令人欢呼：“上帝啊，你是对的，你的条条道路都是对的”⋯⋯

上帝确实听到了教会的祷告，他们在自己干旱的田地里祈祷时

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只有那些嘲笑他们

祈祷的人）。然而，从教堂的讲坛上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当心，这是胆大妄为，它想用发射炮弹把天上的雨水引下来”

（阿姆夫罗西的结束语）。可是，既然发射炮弹即便在造成死亡

时也不一定受到指责（例如在保卫祖国时），那么在它带来生

命，使人摆脱饥饿时，为什么倒要指责它呢？相反，这不正是秉

承上帝的良好意愿吗？⋯⋯这不正是从罪恶的悲观主义和忧郁

的怀疑主义向生气勃勃的积极信仰转变吗？尤其是如果这是从

教会的讲坛，从信仰的讲坛上对没有听说过的人说，对不了解的

人说，情况就更其如此了。这时信仰就会为理性指明一条新的

道路。

不能不指出，上帝创造了人以后，命他掌管大地及地上的一

切。为什么将乌云从可能暴雨成灾的地方引到久旱盼甘霖的地

方就应当受到谴责，为什么这就是胆大妄为，甚至像有辱上帝

呢？⋯⋯（《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中的话）人们从大河小

溪引水灌溉决不会被看做对抗上帝，为什么根据人的需要不是

将河里的水而是将气流中的水分调整一下就成了对抗上帝呢？

更何况这样做不是为了穷极奢侈，不是为了肆意行乐，而是为了

得到 口的粮食。

不过，《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中的谴责会不会只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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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所指望的那种利用现有发明的方式呢？⋯⋯这些美国

人已经在谈论特许权了，甚至想把从饥馑中拯救生命的神圣事

业变成投机买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能不对这一英明的批

评表示敬佩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能够借助几次发射或爆炸去

降雨，而是能利用在广阔的空间所造成的影响，既控制湿气流，

又控制干气流，不但使人免受干旱之苦，也免受破坏性的暴雨之

害。这是需要所有民族万众一心，协同行动的事业，因而无论如

何不能让它变成投机买卖。借助爆炸物实行人工降雨这一发明

即便满足不了对它的期望，也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它指明了

整个人类的行动方法。也许最后会发现炮弹引导不了水分的气

流，但人们可以从战争中使用的其他手段中找到这种方法。人

民教育部的奠基者和哈尔科夫大学的创始人，著名的卡拉津已

经指出了一条控制自然气象的方法。这个办法就是在升入高空

大气层的气球上安装避雷针�。如果说气球还没有完全成为战

争的工具，那么它已经在变成这种工具了。如今一切都为战争

服务，没有一项发明未被军人用于战争；没有一项发明人们不是

汲汲地将它用于战争。倘若责成军队将现在投入战争的一切用

于控制自然力量，那么，军事自然就会变成人类的共同事业。

圆郾歉收，尤其是员愿怨员年的饥馑迫使无文化者提醒有文化

者注意他们的出身及缘此而来的他们的任务：员）着手研究造成

歉收、致命的瘟疫的力量，即把自然作为带来死亡的力量加以研

究，把这一研究作为神圣的但又最简单、最自然和最明白无误的

职责，及圆）在研究和控制盲目力量的事业中联合所有的人，包

括有文化者和没文化者。对于有意识的人来说，不可能有别的

任务，别的事业。等待本该让这个有意识的人支配而又尚未为

他所支配的盲目力量会自动带来好处，带来好收成，这是再幼稚

不过的事，何况是在这样的年份，在担饥挨饿的员愿怨员年。员愿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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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巴黎展览会和在莫斯科举办的法国展览会便是这种幼稚的

表现H�。这能不说是上帝对我们老是未成年感到恼怒么！⋯⋯

他又怎能不对我们感到恼火呢：我们没有履行他的约言———要

具备真正的理性。这约言的精神就是要大家成为一个整体，就

像他和圣父同为一体一样。而惟有在共同的父亲的事业中我们

才能成为统一体。有文化者将科学划分为许多独立的科学，他

们认为，落到我们身上，令我们痛苦不堪的灾难是受专门知识管

辖的，而不是大家的共同问题，不是盲目力量以缺乏亲情的态度

对待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的问题；这种力量看来没有向我们索

取任何东西，除了它所没有的，它所缺乏的东西，即驾御的理性，

调节的理性。当然，在我们不和睦的情况下，调节是不可能的，

但不和睦之所以存在，却是因为没有共同的事业。而能够而且

应当成为共同事业的伟大壮举的，就是调节、控制盲目的自然力

量。

猿郾调节气象过程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保证丰收，不仅

是为了农业，也是为了使那些开采煤矿和铁矿的井下矿工摆脱

苦役般的地下作业。这些矿藏是整个现代化工业赖以生存的基

础。为了用直接从大气流，从造就了蕴藏的煤矿的太阳能汲取

的动力来取代这种开采方式，就需要进行调节。因为井下矿工

的处境异常艰难，忽视这种状况是不可原谅的。而社会的敌人，

那些社会主义者正是利用他们的处境来煽动闹事的。因此，调

节、控制气象过程既是解决农业问题，也是解决工业问题的途

径。

H� 费奥多罗夫著有专门文章评论员愿愿怨年的展览会。他对这类展览会持批评态度，认
为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消费方式及崇拜“工场手工业玩具”、追求享乐的心理，其背面则是

军国主义，是积累破坏工具。———译者注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